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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西北民族地区持续的社会流动背后，也凸显了乡村社区管理的新危机，本文在对社会流动现状调查

的基础上，对突出的社区文化蚀化、新型管理主体缺失、社会保障运行水平不高、特殊群体关注不够等问题进行了

分析，从重塑社区文化、培养新型管理者、“量身”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和积极开展社会工作等四个方面做了对策建议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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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

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1]。 当前，西北民族地区乡
村社区的社会流动最主要是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经
商，首先表征为一种地理空间位置上的变动。 由于
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一
般把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属于社会流动[2]。
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全国流动就业的

农村人口不超过 200 万，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0.7%。 1985年后，农民流动量不断增加。 1992年至
1993 年， 我国劳动力转移规模分别达到 1800 万和
3600 万人，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每年约有
8000 万到 1.2 亿的流动人口在城乡间流动 [3]。 可以
说中国的广大农村真正进入了一个流动加剧的时

代。基于此背景下，乡村的社区管理也迎来了新的挑
战，如何实现有效的管理，本文拟以民族地区作为研
究区域做一探讨。
一、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社会流动的现状
“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通畅，计划经济

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仍然阻碍着人们向上

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
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 [4]”就笔者研究的甘
青宁少数民族地区来看，乡村社会流动主要有以下
特点。

（一）流动者有明显的经济取向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经济取向渗

透在社会流动产生的动因、流动目标的确立及实现
路径的各个方面。 在流动的动因中，经济利益驱动
是第一位的原因，事实上，目前大量在城市里谋生的
青年农民，主要目的是赚取比农村更高的工资，还谈
不上享受城市文明。 在笔者 2008 年对甘青宁少数
民族地区所做的问卷调查中，“您认为下列哪些是影
响您外出的因素？ ”问题的设计旨在了解该地区社
会成员产生社会流动的动因及流动的目标，答案涉
及“农村收入水平太低，没有挣钱机会” 、“农村缺乏
更好发展的机会”、“外面见世面”、“城市收入高”、
“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
响”、“家乡封闭保守， 思想不解放”、“农村税费过
重”、“城市生活条件好”、“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
机会少”、“村干部作风恶劣”、“当地人际关系复杂、
难处”、“想外出多生孩子”、“呆在家里没事干”和“不
愿意干农业”等十五个方面。 其中“农村收入水平太
低，没有挣钱机会”和“城市收入高”直接反映了流动
的经济取向，结果显示，这两个因素分别排在第一和
第三位。

（二）流动的社会成员经济地位优先得到改善
从流动的后果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社会

流动的社会成员，其社会经济地位得到了优先改善，
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了，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地方
财政收入的贡献力增强。 统计表明，近几年，临夏回
族自治州每年输转劳动力 30 万人（次）以上。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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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州共输转劳动力 55.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劳务收入达 15.59 亿元， 同比增长 57%，劳
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四分之一以上。 2007年东
乡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1058元，从劳务产业中人均收
入 268.7 元， 占 25.4%。 2008 年 4 月， 输转劳动力
24.5万人，劳务收入达 2.67亿元。

（三）流动的地域去向分布以“县外省内”为主，
转向东部地区的比例呈增长趋势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去向主要还是转向

西部地区，而向东部地区转移的比例也呈增长态势，
从 2005 年到 2008 年，甘肃省转向东部地区的劳动
力比例提高了 11.3个百分点，2008年后略有下降。

表 2 是笔者 2008 年在甘青宁三省区所作的调
查问卷统计的结果之一，表中的数据显示，在所调查
的样本中，48.9%的样本的流动类型为“县外省内”，
居第一位，其次是向省外流动，比例达 22.6%。 宁夏
回族自治区劳务输出人员流向也以省内为主。 2004
年， 全区劳务输出人员在省内务工的为 41.4 万人，
占劳务输出人员总量的 80.1%， 在外省务工的为
10.3万人，占 19.9%[5]。

（四）流动劳动力就业多在第三产业的“3D”行业
从 2005 年到 2007 年，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行业去向主要是第三产业， 比例均在 50%以上，
2008 年首次下降到 50%以下，2009 年以来略有上
涨。 从 2005 年到 2008 年，甘肃省农村劳动力向第

二产业转移的比例从 45.39%增长到了 49.95%，增
长了 4.56 个百分点，2009 年以后略有波动（详见表
3）。
因受教育水平不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外出所

从事的多为科技含量低、报酬水平不高的工作，其就
业大多为脏 （dirty）、累 （difficult）、险 （danger） 的
“3D” 行业，诸如开饭馆、当保安、当保姆和酒店服务
人员等。

（五）流动群体规模日益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

示，2006 年， 西部地区外出从业劳动力 4035 万人，
占到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5142 万人）的 26.65%，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83个百分点。
笔者调查发现，2003 至 2006 年，甘肃省临夏州

每年劳务输出均在 30 万人次以上 （全州乡村人口
170.47 万人），累计输转劳动力 153.42 人次，年均增
长 10.2%。 2005 年， 临夏州共输出劳动力 39 万人
次， 转移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将超过 10%，远
高于全国 6.8%的平均水平；2006 年输转人数占劳
动力总数的比例达到了 46.9%，2007 年， 全州共输
转劳动力 55.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农村基
本实现了户均输出 1 人的目标。 2012 年劳务输出
48.17万人，规模虽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运行。
二、社会流动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凸显的

主要管理问题

（一）社区文化的蚀化
“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区域内，经过

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生

活方式、习惯、行为模式等文化现象的集合。 [6]”社区
文化是社区管理的环境，也是社区管理实施的条件。
长期以来，西北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文化以社会主
义文化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各民族文
化为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现象。 如，回族社
区的伊斯兰文化，藏族社区的藏传佛教文化，都与社
会主义文化、儒家文化相得益彰。 社区居民按照社
区的文化传统生活、交往、处事，形塑了社区的公共
精神，是乡村社区管理重要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
动加快，在“有助于‘公民人格’的形成和公民文化生
长”[7]的同时，也造成了传统社区文化的蚀化问题，
表现在：

1.流动者对正式权威不信任、不认同。笔者在甘
青两省的调查资料显示，“在打工期间遇到困难你找

表 1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构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
地域去向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东部地区 24.57 31.96 32.65 35.85 30.94 29.54
中部地区 5.67 4.83 5.57 5.41 4.80 4.18

西部地区(包括省内转移) 69.61 62.93 61.78 58.74 64.03 66.37

资料来源：《甘肃年鉴》（2006—2011 年）。
表 2 您现在在哪儿工作？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乡内 84 8.9 8.9 8.9
乡外县内 175 18.5 18.5 27.4
县外省内 463 48.9 48.9 76.3
省外 214 22.6 22.6 98.9
缺失 10 1.1 1.1 100.0
总数 946 100.0 100.0

数据来源：笔者 2008年在甘青宁三省区所作的调查问卷。

表 3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业构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
行业构成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转移到二产业就业劳动力 45.39 47.38 49.38 49.95 47.08 48.55
转移到三产业就业劳动力 53.45 50.87 50.62 48.31 51.61 49.96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年鉴》（2006—2011 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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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商量”的回答中， 14.1%的人选择找家乡政府和当
地政府商量 [8]，表现出对正式权威的较低信任和认
同。 绝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于选择与家人、老乡等商
议解决困难和做决定。

2.公共精神退化严重。 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
流动者异地非农就业，强化了他们的经济意识，首先
改变了流动者的经济地位。 然而，经济地位的改变
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流动者“唯经济利益是图”的心
理倾向，村庄社会的诚信、乡情、道德、责任等公共精
神退化严重。 不管是流出者，还是留守者都对村务
管理表现出极大的冷漠。 流出者因其主要在村庄之
外获得经济收人，一年中的很长时间在村庄之外生
活，因而，他们与村庄和其他村民之间的联系不仅变
少而且往往不再是直接的利益关联，对于和自己利
益相关很小的村庄事务缺乏参与热情就成为必然；
留守的村民，因参与能力有限，其生活面向也呈现出
了一种离心化，对村庄事务的关注降低。 村民因为
脱离村庄的机会成本低，而较容易割断与村庄的经
济联系，进而可能会割断与村庄的社会联系和心理
联系，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在村村民对村庄未来生活
的预期，失去为建构村庄共同体所需要的耐心[9]。 这
种冷漠和不关注，造成村级财务不公开、村务不透
明、公共事务无人问津。笔者在临夏土桥镇尹王村调
查时看到，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条件改善了（该村是全
镇经济条件最好的村之一），另一方面则是村内道路
年久失修，雨天泥泞不堪。 乡村基层民主的“根”表
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乡村治理还出现一种“内卷
化”[10]的趋向。 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村干部工资由
县级财政统一负担的改革实施，村干部与村民的联
系内容减少，更多地服务于县乡政权的农村管理工
作。 笔者在调查中，许多村干部反映，现在村里基本
没啥大事，也不怎么召开村民会议，我们就是帮助乡
镇做好劳务输转、计划生育等工作，再就是村民出现
纠纷了帮助调解一下。 从他们的谈话中就可以窥视
出，当前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趋势还是很明显。 村
干部考虑社区发展的主动性缺乏，村民对他们这方
面的要求也缺失。

（二）乡村社区管理的新型主体缺失
乡村社会流动的结果是“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

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乡
村发展的‘空心化’。 [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
动表现为一种上位流动， 乡村流动主体在年龄、知
识、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近年来，国内学者实

地调研证实，农村外流人口中 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
总数的 86. 3%，外流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
者[12]。 精英的流失对村务民主管理是一种不小的损
失。 笔者在宁夏固原上青石村调查时，村支书 HGB
就谈到，“现在在村里好好培养一个接班人很困难，
好一些的苗子都外出了，你发展他，他还没时间考
虑。在留守的人中选一个，还真选不上一个中意的”。

（三）社会保障的运行水平不高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西

北民族地区乡村社区保障也经历了从以社会救助为

主到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发展过程。 2004
年 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标志着我国
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13]。 “十
一五”期间，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基本形成。 2007年我国开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试点；2009 年“新农保”起步；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颁布。 2010 年底，5项社会保险基金
总结余 22785 亿元，比 2005 年增加 16711 亿元，增
长 275%。 各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逐
年加大[14]。
然而，在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的社会保障水

平依然较低，运行效果与人们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
表现在： 1.社区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知悉甚
少，常常有怀疑和“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能自觉参
加；2.社会保障方面的专业工作者缺乏，无法有效推
进制度建设，促进制度高效运行，如许多异地非农就
业的社区居民难以实现社会保障的“随迁、随用”；3.
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区居民的生活保障缺乏时效性

和针对性，相当数量的社区居民游离于制度之外，社
会保障的受益群体错位，社区居民对最低生活保障
金等秉持了“平均主义”的传统思维。

（四）特殊群体的关注不够
特殊群体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也成为

乡村社会流动产生的新的弱势群体。 在西北广大的
民族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知识精英的外流，加
剧了乡村社区的凋敝，社区里常年生活的是这一部
分所谓的“386199”部队，社区服务跟不上，特别是情
感的寄托难以满足，使得这一特殊群体产生新的社
会问题。 妇女承担了太多的生活压力和情感压抑，
甚至改变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伦理。 老人在人
生暮年不能享受正常的天伦之乐，还要坚持在生产

111· ·



Northwest population 2014 年第 1 期 第 35 卷

Vol.35 No．1（155）2014

第一线，健康状况堪忧。 儿童在家庭中的社会化无
法正常完成，特别是一些夫妻双双外出，将子女留在
老人身边而形成的事实隔代家庭中，儿童的教育跟
不上，越轨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和改正，产生了基本社
会化的新困境。 对此，社区管理难以寄予足够的关
注，也无法满足特殊群体的各种需求，造成社区成员
对于社区管理的疏离感，管理者也常常是爱莫能助。
三、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管理问题的治理对

策思考

社会流动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凸

显的主要管理问题已经严重关系到区域的发展和稳

定，需要社会给予特殊的关注来加以治理。 对此笔
者基于调研的情况，提出以下对策思考。

（一）激发社区意识，重塑社区文化
流动不仅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也会客

观造成社群文化的重塑。 乡村社会流动者以城市生
活为取向无可厚非，但是，立足中国国情和世界经
验，乡村不会消失，而是走了一条城乡一体化发展之
路。 因此，重塑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新型的乡村社区
对于化解社会流动后的农村危机当属合理取向。 对
于西北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成员，无论流动前后，曾
经的社区记忆挥之不去。 加强社区管理就应该充分
利用这一认同之基，使社区成员有一种选择的自由
空间。 事业在那，就应该自然选择在那生活、工作。
西北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以其厚重的传统文化、天
人合一的自然环境、浓郁的民族风情、无限的发展潜
力吸引着“原住民”和“新居民”，参与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竞争。 转动的经轮、飘动的经幡、穿透时空的唤
醒礼拜声、其乐融融的邻里关系不再成为过去。 当
人们腰包鼓起来的时候，精神也是充实的。 这一切
需要重塑，庆幸的是我们走出还不远。

（二）重视培养适合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
型管理者
在现今条件下，社会地位的变化已越来越多地

集中于贫富分化上。 就是在流出地，社会的贫富分
化也使农村不再是以前同质性很强的社区，机会的
多少，社会资本的存量情况，人力资源的自身素质、
能力的大小等都是影响乡村贫富分化重要的变量。
在笔者的调查中，一个显著的感受就是，那些先富起
来的乡村社会成员与社会流动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头脑灵活、人力资源有优势、社会资本充裕、把握机
会能力出众是其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条件。 他
们就应该是乡村社区新型管理者的重要人选，培养

他们，以感情留人、以事业用人。 他们是乡村社区的
主人，也是社区管理的中坚力量。
当前，通过体制内的招考，相当数量的接受过良

好教育的知识精英选择了投身新农村建设，专业化、
知识化、年轻化的一代在经历了基层的实践锻炼后，
也将成为乡村社区管理的另一支生力军。

（三）为区域社会发展“量身”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坚持“广覆盖、保基本、

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
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 西北
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应按照国家

的统一要求，把握规律性，也要体现特殊性，结合区
域社会发展“量身”建构。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当属重点，其中，最低生活保障要逐步
提高保障标准。 这一区域因地缘关系，属欠发达地
区，贫困面很大，如甘青宁三省仅国家级贫困县就有
66个。国家和社会的救助对于乡村社区的发展作为
“外源动力”输入，将成为助推该区域社区成员的重
要发展动力。其次，基本医疗保障应坚持“程序简化、
及时到位、保障有力、支付有据”的原则，特别是对那
些在外出务工中“因工致伤、致残”的社区成员重点
保障。 2010 年，笔者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
县柳林镇草岔沟村做田野调查时，一位村民的经历
发人深思。
李 sx，男，42 岁，汉族，一家四口人，有一儿一

女，1993 年经人介绍到兰州市火车西站货场搬运货
物， 期间收入很不错，1997 年初利用务工收入盖起
了一院砖房，因为缺进一步装修的钱，便返回货场继
续务工挣钱。 不幸的是在一次装卸事故中，他的双
腿被严重砸伤，手术后左腿高位截肢，右腿从膝盖处
截肢，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由于缺乏维权意识和
经验，包工头仅一次性支付了 11万元医药费及伤残
补助，他自己只能回到了家里。受伤时他正直 30岁，
是一个人体力和精力正盛之时，因为受伤下肢无力，
只能与双拐和轮椅为伴，在家里什么活也做不了，生
活急转直下，看着家里的窘境着急无奈。 无奈之下，
妻子外出到工地上务工养活家庭，2007 年， 最小的
女儿被迫辍学去南方打工，一年都没有回家。 由于
过度疲劳和精神压力，妻子在外打工生病了，家里没
钱，只能吃止痛片来缓解疼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
必须做手术，要不后果会非常严重，由于担负不起
2000 元的手术费，就放弃了。 家里现在承包了 8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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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全家的轻活重活全都落在了妻子的身上，老父亲
现在还一直帮他们犁地。 他自己以前修过鞋，但因
腿部根本用不上力，无法做下去。 也试着在村里开
过小卖部，别人要么不愿意到他这里买，要么买了大
都赊帐，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就把小卖部关掉了。 无
奈之下，他去过青海要饭，给家里拿回来 4000多元，
这是他致残后给家里“挣”的唯一的一笔钱。 儿子坚
持念完高中，2008 年考上了合作师专。 面对家庭沉
重的负担，他显得特别无助。 （笔者观察：谈到女儿，
一股不忍之情刹然涌出，令人伤感不已。 当年的新
房如今已变成了旧房，依然没有再装修，一家人的生
活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
像上述个案的经历在外出务工者群体中不乏少

数，由于生活技能的比较劣势，从事的“3D”行业是
伤病高危行业，许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
流动者身上都留下了或轻或重的疾病，有的甚至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这部分人群“量身”构建社会保
障体系非常必要。
再次，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保障作为农村

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从事工种的岗位培训、创业
培训。

（四）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帮助特殊群体。
国内外的社会工作者以其专业的工作方法，提

供帮助和服务，有效地解决各种社区危机，得到了社
会的认可，成为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利用社
会工作的方法化解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造成

的特殊群体问题，是可取且必要的。 社会工作者要
专门学习民族知识、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应用专业的
方法，为特殊群体提供生活帮助，慰藉情感，开展服
务。 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政府和社会应
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其工作成效将有力地助推
社区管理良性发展，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乡村社区关

系。
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给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区

管理带来很大的社会影响。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
和国家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对农民的社会流动问题进

行了专门研究，形成了促进乡村合理有序社会流动
的基本思路，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加强管理，
完善服务”的方针，“户口管理为基础，治安管理为重
点，劳动管理为辅助，其他管理为配套”的原则，构建
了“政府牵头，公安为主，各方参与，统一管理” 多元
化管理的组织体系，由被动控制型管理向主动服务
型管理转变，有效地加强了流动背景下的乡村社区
管理。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也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应
的政策和实施办法，这些具体的政策将有力地促进
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农村
有序的社会流动和社区管理。 筝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1-2.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10.
[3]李全喜，赵玲 .社会转型以来农民流动的特点与趋势 [J].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9（1）：106-110.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6.
[5]王锋.宁夏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

2006，3（109）：53-57.
[6]于显洋.社区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20.
[7]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0.
[8] 张文政．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文化后果分析 [J]． 西北民族研究．2006，4
（63）：39-45.
[9]贺雪峰.论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J].学海，2002，（1）：16-19.
[10]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9
[11]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

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9（2）：5-11.
[12]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8
[13]郑功成.社会保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21.
[14]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趋完善，民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EB/OL].中国新闻网，2011-03-16.

113· ·


